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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谁也没想到，燕子在某一天的傍晚，挺着个
大肚子，从房台下费力地推了车子走上来。自从春
节回来过一趟后，燕子一直没有再回苇子圈。上次
她回来时，别人并不知道她的事。可回去后不久，
最先看出她的身体异样的是那位徐副镇长。他左
瞅右看，琢磨了几天后，终于拐弯抹角地对燕子提
出了他的疑问。“你看的没错。我是怀孕了，怀了别
人的孩子。”

燕子盯视着徐副镇长，满脸的漠然与淡然。
徐副镇长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又变成了紫色：

“哼，以为你真的是什么碰不得的玉女呢！原来是
这么个破烂货！你滚，滚出去！”

“我是什么人，你以为你有资格评说？”燕子昂
起头，走出了徐的办公室。

在徐副镇长派秘书把辞退通知书送到燕子手
上前，燕子已抢先一步把辞职申请书送到了办公
室。

离开镇政府之后的燕子，这还是第一次回苇子
圈。

街上的人们不相信自己眼睛似地把她从头瞅
到脚，再从脚瞅到头，然后把目光落在那凸起的大
肚子上，不动。当她们确信面前的这个人真的就是
老柴家的大闺女——未婚先孕的燕子时 ，她们自

己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对燕子的问候，应答得竟有
些磕磕绊绊地不如刚才拉呱时流畅了 。

燕子感觉到了那一束束带了钩子的目光，毫不
掩饰地射向她隆起的腹部。一时间，她觉得这自幼
走惯了的街路竟是这样的不平坦，这样的难走。咬
紧牙，她小心地一步步往前迈着，每迈一步，都像
是用尽了身上的气力。可是，她必须往前走，而且，
还要把以往曾有过的微笑，重新挂到脸上。既然选
择了这条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前面是
高山，是大河 ，是荆棘，是悬崖，也容不得你有回过
头去的意念。

街路竟是从未有过的长。待迈进自家的门坎，
燕子才觉得从不曾有过的累。

街上的女人们，待燕子走过之后，不只是议论，
而简直是有些愤怒了。

“看，真是不要脸，还挺着个胸脯，以为是啥光
彩的事呢！”

“跟这个挂着又跟那个挂着的，还不知道是谁
的呢！”

“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人家芳草和春柳不都
也长得不孬吗，人家也没做出这丢人的事来。”

“就是，丢咱苇子圈人的脸啊！”
燕子回到家的时候，爹娘正在家生闷气，突然

见她回来，一时都愣住了。燕子和以往回来时没啥
两样，喊了爹娘，又从车把上把包拿下来，提了就往
屋里走。

老柴见闺女进屋来了，一时竟不敢正眼瞧她。
见爹娘这架势，就知道是又吵架了。

“你俩都这么大年纪了，整天可是吵的啥呀？”
燕子平静地问娘，不想这一问，娘一撇嘴，竟哭

起来：
“吵啥？还不是为了你个丢人现眼的死妮子！

我哪辈子没做好事啊，养出你这么个闺女来 ！”
“我咋啦？”燕子一听这话，把手上的包扔到床

上，转身站在了屋中央，“我给你丢啥人了？这是我
一个人的事，谁愿嚼啥舌头尽管嚼去。我既然这样
做，就不怕别人说！”

“你是要把你爹你娘给逼死啊！”燕子娘哭喊起
来，“你这样，还咋让你爹娘出得门？做下了这丢人
的事，你还不当回事儿！”

“爹，娘，话既然说到这了，我不能不告诉你
们。我这样做，全是你们逼的！你们不是说娘娘想
抱孙子吗？不是说欠了人家二十多年的人情债
吗？我这样做，就是要把这笔债还清！”

燕子一字一句讲完这话，泪水便在眼眶里转来
转去，她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她不想让爹娘看

见她流泪。
老柴两口子一听这话，一时都懵了，大脑好长

时间转不过弯来。过了好大一会，燕子娘才似是突
然醒过来：”这孩子是柜子的？这么说，你是打算嫁
给他了？”

“如果我想嫁给他的话，就用不着这样做了。”
老柴两口子被闺女这番话惊得直了眼。老柴

急得铁青了脸，他只是用力跺着脚，却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最后，他蹲在院子里，抱着头哭起
来。

看热闹的趴满了墙头，挤满了院子，燕子娘想
把男人拖到屋里去，免得看热闹的越来越多。

老柴一抬手，把老婆给拨拉了个趔趄。老婆一
屁股坐在水瓮上，气得也哭起来。

燕子看着爹娘闹腾得差不多了，便走了过去，
一手拉起爹，又一手拽起娘，往屋里走。开始，爹娘
好像没反应过来，任她拽着走。还没走到屋门口，
老柴先醒了过来，他猛地甩开燕子的手，骂道：“还
不都是为了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给我滚，啥时也
别回来，我这家门里，没你这个闺女！”

燕子娘也几乎是在同时甩开了燕子的手，可她
只是哭，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又能说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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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的时间好像比往年更充裕了一些，再
加上儿子一家三口要提前回来过年，我的心气好像显
得格外高涨。于是乎把家里的卫生彻底清扫了一遍，
不管高桌子还是矮板凳，犄角旮旯，方方面面来了个
底朝天。不经意间，一架落满灰尘的算盘从一个很少
触碰到的地方显露出来。我信手一拨，算盘发出了清
脆的“啪啪”声响。望着眼前的算盘，我的思绪又走进
了往事的回忆中。这架算盘还是我当年做会计时的
纪念品，多少年来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在当年的会
计工作中，可以说它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每当月中
年底时它就特别的繁忙，在办公室的窗外从早到晚都
能听到它悦耳的声音。它给我的六年会计工作生涯
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乐趣，其中的滋味只有我和它知
晓。有时为了一个小小的数字，几个小时都不能计算
准确，气的我真想把它狠狠摔在地上，然后再用力踩
上一脚，但最终还是靠它结账完活。然后轻轻的把它
放回原处，看到它没有异常，我才会深深地长舒一口
气。由于后来接任的同志感觉用计算器更方便些，便
放弃了算盘。经领导同意就让我把这架算盘带走做
个纪念。另外，故去的妻子之前在城信社工作时，也
是经常拨弄算盘的，虽然她已去世多年，睹物思人，我
扶摸着这架算盘，好像又看到她坐在桌前拨打着算盘
工作的样子。

说起算盘，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它有很深的感
情，当然这与父亲的亲切教诲是分不开的。那时家中
也有一架算盘，但是比这架又沉又亮，那还是爷爷留
下来的。常见父亲拿出来擦拭，端在手中看了又看，
有时轻轻拨动一下珠子还会心的笑笑，然后慢慢地放
进柜子里，轻易不让别人动，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挚

爱。当年我父亲使用算盘的本领在全村可是数一数
二的，有时村里为了核对账目，一个人唱“数目”，我父
亲和其他几个人拨动算盘计算，最后每次都是他先报
出结果，而且数目又准确。在村里当大队会计几年，
乡亲们没有不夸是管账的好手：“账目清，算盘准”。
记得有段时间还被小乡领导（相当片）请去管过两年
账目。父亲对算盘的深厚感情，想想也是出于他工作
的原因吧。

在这中环境影响下，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算盘，
在入小学时，我远远地超出了同龄人。是父亲手把手

地教我如何使用算盘的。学习算盘先从九九乘法口
诀开始，父亲一边指导我背诵口诀，一边拨弄着算盘
珠，个十百千，加减乘除，循序渐进。那个时候正值三
年自然灾害后期，家里生活异常艰难，父亲为了全家
人的生计，不顾个人辛苦劳累，家里家外忙活，日夜操
劳。可是不管再忙再累，只要我提出学习，父亲总是
放下手中的活，满足我学习的愿望。并陪伴着我。虽
然生活艰难，但我总能感觉心情舒畅。在父母家人的
陪伴呵护下，度过了我难忘的少年时代。

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飞逝。虽然过去了这么多
年，可这架并非偶然现身的算盘，又勾起我深深的回
忆。父母的疼，妻子的爱，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让
我泪涌眼眶，久久难以忘怀。我赶忙找来抹布，蘸着
清水，把算盘擦了又擦，抹了又抹，直到擦的一尘不
染，然后重新包好保存起来，可以给我的儿子孙子留
下个念想。也希望他们在闲暇之时听着“啪啪”的清
脆声，能畅想点我们的过去，增添点乐趣，助推他们健
康地成长，快乐的生活。

注：算盘产生于唐代（或更早）流行于宋代，中国
是算盘的故乡，是古代中国的一项伟大且重要的发
明。自古以来，算盘都是用来算账的“金算盘”、“银算
盘”。也正因为如此，算盘被当做象征富贵的吉祥物，
为人们所推崇。 作者系区政协退休干部

算盘存记忆
◎陈玉堂

五、金元时期的民族分化与社会发展
（一）概述
北宋宣和七年，即公元1125年，金灭辽之后大举攻

宋，一度包围了北宋首都——东京汴梁。靖康元年，即
1126年，刚刚即位的宋钦宗任用李纲全权保卫东京并
取得胜利。金人北撤后，到了第二年即1127年，又引兵
攻打宋朝。这一次不仅占领了北宋都城，更是一番烧
杀抢掠后，掠走了徽、钦二帝，然后再一次选择了北
撤。史称“靖康之难”。

金人虽然攻占了汴梁城，但因为自身人口少，还不
能有效控制黄河以北的原属北宋的国土，所以才又选
择了北撤。因而包括济南府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当时
并没有完全陷入金人手中。但随后金人又开始蚕食黄
河以北的原北宋国土，虽然也遭到了各地官兵及当地
百姓的不断反抗，由于在临安（今杭州）称帝的宋高宗
无心北伐，黄河以北的各地要么被金人攻占，要么就归
顺了金人。也是在此背景下，1129年，时任宋济南府知
府的刘豫斩杀了英勇抗金且颇有战绩的骁将关胜，然
后开城降金。从此，济南地区便成了金人的辖地。

刘豫降金以后，金人为了有效统治原北宋的广大
北方地区，对很多地方重新进行了政区设置，在济南地
区则新成立了两个县。1129年11月20日，割章丘、临
邑一部分置济阳县，1130 年，割临邑、长清、禹城一部
分，升齐河镇为齐河县。现在太平办事处辖区内的许
多村庄便是在那个时代由临邑辖地分别变成了济阳西
境和齐河东境之地。

济南地区被金人统治了85年，1213年，蒙古军占领
济南，并在济南统治了154年。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
北伐，是年年底，攻克济南。

在金元统治下的二百三十多年里，下层的广大汉
族百姓身受异族的残酷统治，生活是悲惨而凄凉的。
有金一朝，济南府所辖各地正是金人统治下的汉族聚
居中心之一，前后85年的统治时间段里，前期是与南宋
的割据战，后期则是与蒙古人的割据战，兵燹灾荒，使
得广大下层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金人统治相对
稳定的时期，一方面经济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强令汉
族剃发留辫，模仿女真装束。又把下层汉族百姓视为
奴隶，肆意欺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很尖锐。

南宋人洪迈曾作为“出金使”出使金国，他的《容斋
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中的一段抄录如下，可
以窥见异族统治下，一般汉人的凄惨生活：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
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
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
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
把，令缉为裘，此外更五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
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
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
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
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
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
荠。”

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上层贵族官僚集团为了稳
定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在各地广建孔庙竭力提倡“忠、
孝”，一方面又颁布法律，明文规定把全国人口分为四

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
南人为第四等。而法律规定的第三等汉人，就是指原
金人统治下的汉人和云南、四川两省的汉人，这些地方
蒙古人征服较早。所谓的第四等“南人”，主要是指最
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当然，绝大部分
也是汉族成分。

元朝法律上又明确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
手，违者严惩。蒙古人打死汉人，最多是充军流放回北部
老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处极刑。所以说元蒙统治时
期，虽然经济与文化也有所发展，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
策，使得下层汉族百姓至今口耳相传屈辱的民族记忆。

据老人们流传，那个时期每十户汉人要奉养一个
或一户蒙古人，而蒙古人对这十户人家则有生杀予夺
的权利。为了防止汉人反抗，不但不让汉人参加祭社、
迎神等能够集会的传统的民族习俗活动，家里更是不
准有可伤人性命的铁器，连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菜刀、
剪子等也有蒙古人集中管理。类似传闻也在元朝的法
律条文中能找到依据。

（二）秦公墓和秦家坟村
在太平街道办秦家村的东北角，秦家坟村的东南

角，胡家村的西南角，距三个村庄都约莫是一千五百米
左右，历史上曾有一片规模庞大的坟茔，当地百姓称之
为石碑坟。

百姓们传闻，说这片坟地之中曾有两排石和尚、石
马、石羊、石猪等，而且外形庞大，比真实的人和兽都要
粗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个石和尚的脑袋
露出地表，另外，还有一只石羊的两个角，甚至是一个
石桌的顶部也露于地面，但现今已全在地表之下。那
时，也有一块厚约三十厘米，宽约一米左右的石碑露出
地面有二十厘米的样子。老辈们流传，那块石碑不计
碑座也应有两米多高。

清乾隆版《济阳县志》记载了这块石碑的正文，但
在那个年代，除却开头几段外，以下文字就已漫灭不可
考。根据残缺的碑文，这块石碑是元朝至元年间曾任
山东镇抚的秦进成给他父亲秦俊立的功德碑，至今已
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秦俊先前是金朝的提控（中上级武官），蒙古人灭
金时，他归顺蒙古人因军功做了招抚使。虽然碑文的
大部分已满灭不识，但从这有限的记载来看，秦俊、秦
进成父子就是附近村里的人，且在金元时期做过中上
级武官。

当地百姓则盛传，这片坟地最主要的秦洪的墓地，
所以叫它秦洪坟，至于这个秦洪，是在百姓口耳相传中
发生了音变还是秦进成又名秦洪，因为碑文大部分已
不可考，所以不好妄下结论。

石碑坟包括秦进成为其父秦俊立的功德碑，自元
朝至元年间一直到清朝末年，六百多年的时间里矗立
在秦家村的东北角，这是确定无疑的。在石碑坟的神
道（即两旁立有石和尚、石羊、石猪等的那条供祭祀用
的路）的西南方约五百米处，至今还有一片高岗，当地
人称之为秦家冢子。百姓传闻，秦家冢子就是当年秦
洪的领兵演习之地。

名为秦家冢子的这片高岗依然存在，但相传这是
当年秦洪带兵时的点将台已不好考证。不过，石碑坟
的西北角的秦家坟村，当地百姓一直言之凿凿地说这

是给秦洪看坟的人立的村子，应该是确有其事。村中
原本有姓杜的居民，口耳相传他们就是世代给秦洪看
坟的人家，最后一名杜姓人家的女性族人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末期去世。

碑文中记载秦进成（极有可能就是百姓口耳相传
中的秦洪）给他父亲立碑是在元至元三年（公元 1266
年），应该说，从那时官至镇抚的秦进成及其后人便找
了人给他们家族看护坟茔，从这个时间段来推测，从至
元三年开始，现在的秦家坟村就开始有人居住。当然，
最初也不一定就聚成村落，也有可能是一户或几户人
家，一边给秦洪家族看护坟地，一边繁衍生息。慢慢地
随着自身人口包括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就形成了一
个村落，这就是秦家坟村的来历。

在胡家村和秦家坟村还流行这样一个故事，明朝
初年大移民之际，胡家村的西北角也即秦家坟村的东
北角这一带，曾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村庄，老人们口耳相
传叫千丁吴家。之所以号称千丁吴，是说村里能出一
千个壮丁，也即一千个成年男子。按照这个数字推断，
当时该村的人口不少于三千人。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口
众多的村庄的话，为什么到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呢？

据人们传闻，这个千丁吴村得罪了南蛮子，明朝建
立以后，南蛮子一把火把这个村给烧了。大多数村民
遭到了杀戮，一少部分逃出来的，则隐姓埋名散居到附
近村里，后来这个庄被彻底夷为平地。

“南蛮”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对象不完
全相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比较先进的北
方人——主要是黄河流域——就称呼长江以南的人为

“南蛮”，“蛮”的含义就是思想不开化，做事不懂礼数。
自魏晋以后，随着“五胡乱华”，北方的一部分士族

阶层纷纷南迁，而中国的经济包括文化中心也随之南
下。至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南方的经济、
文化之发展水平就已超过北方。这时北方人继续称呼
南方人为“南蛮”，言语轻视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北方
人的心虚与傲慢。其实到现在，亦是如此。

金灭北宋后，与南宋长期并立的金人就称呼南宋
人为南蛮。很有理由相信，这是为金人效力的汉人贵
族提示给金人的称呼，因为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文化
水平，金人都是没有资格称呼汉人为“蛮夷”的。同样
情况的，还有后来的蒙古人称呼南宋为南蛮。秦进成
在给他父亲秦俊立的功德碑里就称呼元军（蒙古军队）
为“天兵”，而称呼南宋军民为“蛮寇”。

上述两村落流传的这个故事，说是千丁吴村的人
得罪了“南蛮子”，从时间点上来推测，他们口中的“南
蛮子”极有可能指的是明朝建立后，在济阳驻扎的或路
过的一支以南方汉族为主的部队。

那么千丁吴村的人是怎么得罪了“南蛮子”的呢？
如果流传的故事确有其事的话，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
这个千丁吴村本是蒙古人（包括蒙古人招募的汉族军
人）的军营及家属驻地。否则的话，这支南方来的汉族
武装不会单是挑选千丁吴来屠村，而与这个庄跐连的
胡家村和秦家坟村却秋毫无犯。

这个口耳相传的故事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
么在元朝统治下的一百五十多年里，曾官至镇抚且建
有庞大坟茔的秦进成及其后裔族人为何突然消失在历
史的舞台上。人们口中的这个千丁吴村极有可能就是
秦进成所领官兵及其家属的驻地。这里也不一定就有
蒙古兵，但一定是为蒙古人效力的汉族地方武装，所以
遭到明朝军队的围剿。百姓口中的千丁吴村距离矗立
了六百多年的石碑坟（秦进成父子及其家族的坟地）也
就是1000米左右。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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